
    对一个男人来说，

他的一生会有很多朋

友。而在众多的朋友中，

分量最重的是战友。战友，是一同

当过兵、一起扛过枪、一起吃过苦

的人。 当一个男人向人介绍自己

战友的时候，一定充满了自豪感。

从毛头小伙子转变为神圣的军

人，从愣头青成长为

最可爱的人，再到老

兄弟，这是男人最高

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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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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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中，找一对相爱的人容易，而在创业中，要寻一对满

意的合作者却比找恋人难。那么，素昧平生的哥俩要组合成比

亲兄弟还要密切的事业伙伴，需要怎样的机缘巧合呢？

韦总，刚过完第四个本命年，一个精力充沛的新上海中年

男的形象。他当过兵、管理过知名企业，近年他创立老伙伴旅游

社。敏锐的商业头脑加诚信，令他的业务在薄利多销的商业领

域稳步上升。年近六十的老吴，十多年前曾任无锡山联村总支

书记，之前的山联村是个荒山、荒坑、荒地、荒河成片的贫困山

乡。他走马上任后，大力发展经济，因地制宜推出了“三金一红”

的举措，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村里新种的 1000亩菊花，既提

高了乡村的颜值，又富饶了这方水土，作为“中国特色村”，山联

村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一个秋日，乡间金灿灿的菊花和饱经风霜的吴书记的一场

演说深深打动了前去参访的韦总，相谈之后，吴书记也为韦总

的人生阅历和创业雄心所动，相差 10岁的两个男人成了忘年

交。后来，两位立下合作盟约，把山联村的农业和旅游相结合，

首创国内菊花主题旅游。不久，山联村推出了菊花宴，受到游客

的欢迎。最近，这对老兄弟又联手新的项目-----常阴沙花海

世界。届时，春赏菜花秋赏菊，伴着村边的菊花宴，打造出有特

色的老伙伴之旅。

世上不少父子、兄弟联手创业的模式，是以血脉和手足情

凝成的聚合力跑赢人生。韦总和吴书记相逢于改革开放的热

土，他俩城市和乡村联动、人文情怀和实干创新互补，让“兄弟

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焕发出新的风采。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林筱瑾

永不褪色战友情

    1973年 10月的一天，五点多钟时，一阵急促

的钟声打破了农闲季节清晨的宁静。一户农家的厨

房起火了，村民惊慌失措，哭喊声尖叫声乱成一片。

我和知青们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奔向不远处的火场。

突然，一位知青惊呼：“钟国鑫冲进去了。”作为知青

队长的我焦急万分，也冲了进去。我大喊：“钟国鑫，

你在哪里？”浓烟中，隐约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身影

向我扑来：“队长，我在这里”。这时，一根柱子从头

顶掉落，砸在我的后脑上，我晕了过去……

醒来时，我已躺在大队部的卫生室里，钟国鑫

见我醒了，长长地吐了口气。卫生员告诉我，是钟

国鑫把我背出了火场，我只是轻微脑震荡。我握着

钟国鑫的手说：“谢谢你救了我。”钟国鑫反问我：

“你冲进火场为了救谁？”我们四目相望，任何语言

都显得多余了。第二年夏天，钟国鑫患急性肠胃

炎，我用板车把他拉到十里地外的县医院，到了医

院，我完全虚脱了。冬天，知青参加信江大堤的加

固工程，我不小心被铁锹扎破了脚上的动脉血管，

血流如注。知青们和老乡把我抬到县医院，钟国鑫

为我输了 400CC的血。1978年底，我们按政策回

到上海。我结婚时，钟国鑫是我的伴郎；他结婚时，

我为他布置新房。多少年来，我们像亲兄弟一样，

常来常往。再后来，他家动迁到浦东，来往渐少。

有一次我出车祸，他闻讯立刻赶到杨浦，在交

通队、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来往奔波处理后续事

宜，我没说什么感谢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无论谁

有事，对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面前。老兄

弟的情谊，如同存放在瓶里的酒，时间越

长，越是香醇。

李颖

“插兄”

曹慧中

“有事电话我”

    龙哥是我的同事微信网名，尽管他比我小，

我也称他为“龙哥”。上个世纪 70年代末，会木匠

活的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帮我装修新房，给我做了

最流行的喇叭箱。结婚那天，喇叭箱里传出欢快

的音乐，让我很是扎台型。

由于要照顾小脚的母亲，龙哥不大出去旅

游。偶然和他同去农家乐，他除了帮我背包，还照

顾我上下车。到了服务区上厕所，他总是走在我

的前面。由于厕所的地面比较滑，他实际上起着

“探路”的作用，他会关照我从这边走，或者那边

走。到饭店吃饭，地上常有油腻，不安全因素很

多，他总是不断提醒我要注意。有龙哥保驾护航，

出行安全！

龙哥离我家蛮近的，常到我家茄山河。一次

来我家，看见我站在凳子上，颤颤巍巍给天花板

上的顶灯换灯泡，赶紧让我下来，他主动将不亮

的灯泡全部换上新的，家里顿时亮堂了起来。他

说：“郑兄，以后有事电话我！”于是力气活、重活、

爬高的活，他都承包了。我们都喜欢书法，他到我

家，最多的就是和我探讨书法。我们坐在一起，话

并不多，属于那种看着对方的眼神就知道对方心

思的人。

相处久了，我和他竟然有心灵上的感应。过

去的几年里，我住过几次医院，除了家人，没有任

何人知道我住院的消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偏

偏会在这段时间打电话给我，要到我家小坐，我

支支吾吾拒绝，终究瞒不住，没有多久他就出现

在病房里。到了病房，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有时

候他让太太烧点菜带来。同房的病友听说龙哥是

我的同事，都纷纷跷起了大拇指！

有这样的兄弟，夫复何求！

亦师亦兄五十年

    老徐，大我十二岁，都属鼠。1970年，我参加

沪东工人文化宫创作组的时候，他是组长。我发

现他居然是我一个弄堂的邻居，感觉格外亲切，

自此，他不仅成了我兄长，还成了我的老师。他是

继胡万春、唐克新等上海第一批工人作家之后，

作协第二届青创班的学员，也是当时作协培养工

人作家的对象。他写的散文，已经在当年的文汇

报《笔会》刊登。我经常把自己写的小说、散文拿

去向他请教，他也把他的藏书借给我。厂里第一

次给他分的房子位于隆昌路控江路，当年我们每

月东宫活动之后，会意犹未尽地沿着平凉路、隆

昌路，畅谈文学、读书心得、人生感悟和写作规

划，常常是我把他送到家，他又送我回平凉路，好

几个来回，直至深夜。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写得少了。退休之后，我

们都重新拿起了笔，我过去不订报纸，也没有给

报纸投稿的欲望。他鼓励我给晚报投稿，他买新

房搬家时将所有积存的新民晚报都送给了我，我

通过阅读这些旧报，慢慢了解晚报副刊的特点和

要求，他还把我推荐给熟悉的编辑，我便逐渐成

为了晚报副刊的作者。订阅老年报和投稿，也是

他建议的。我们是属于并不经常见面，但始终牵

挂对方的老兄弟，我会每年去看望他两三次，过

年时在他家或外面吃顿饭。我们关注对方的方

式，除了嘘寒问暖之外，就是看报纸，各自的稿子

见报，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祝贺并点评，有了写作

构想，也会打个电话，听听对方的意见！就这

样，我们交往了五十年，平淡，实在，温暖！

周伟民

郑自华

摄影 / 杜仁伟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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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1月，一群退伍军人从天南海北四

面八方向北京赶来，庆祝参军五十周年纪念会。以

往的青涩小伙，如今都已满头飞霜。说起当年在解

放军洛阳学院，曾经同吃同住同学习，听着军号一

起作息，朝夕相处情同兄弟的日日夜夜，大家不约

而同纷纷提起他们兄长一样的老师姚逸功。

姚逸功是他们军校的英语教师，当年不过二

十五岁，而他们，都是经过严格政审挑选出来的学

员，普遍是十五六岁的少年。被耽误读书的十年，

他们的文化程度良莠不齐，大抵是初中水平，个人

的学习能力也有很大差别，几年时间里，要把他们

从 abc都不认识的英语小白，培养成可以担当外

事翻译的人才，难度可想而知。

姚逸功并不墨守成规，而是针对他们的学习

进度自编英语教材，对个别学员开小灶精心辅导。

学员们也都很喜欢这位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老

师，同样的军服同样的饮食，出操上课都在一起，

每天 24小时亲密相伴如同兄弟，早就超出了一般

的师生情谊。毕业后分派到各大军区担任要职的

学员们，与姚逸功保持了多年的联系。

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会，姚逸功用视频方式

与大家相见。听到老师用他们熟稔的英语致辞，不

少人热泪横流激动万分。战友们一致决定，派出代

表千里迢迢赶到上海，给他们几十年前的军校老

师专程送去一份特制礼品，表达他们的思念之情。

望着远道而来须发已然斑白的曾经的学生，

抚摸着崭新的军队礼服和纪念章，姚逸功感慨万

千情难自禁，半晌方道：“有一句心里话，几十年前

我就想说了，我和你们大家，永远是军人，永远是

战友，永远是兄弟！”


